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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收藏的意義為何？ 
對於許多人來說，收藏是一種自然的反應。在生命的旅程裡，從喜愛、從經

歷、從情感出發，所有想留住之有形的物或無形的情，透過收藏的動作，保留在

自己生命往後的旅程裡。物件因為存有著某種意義而被收藏，它們未必是為了世

俗價值，而是緊密地連繫著一生成長的情感與思考。 
陳澄波一生所留下的圖像資料甚夥，個人因為規劃展覽之故，幾次就近檢視

其收藏品，並由基金會提供諸多寶貴資料，在來回翻閱之間，深感這批豐富資料

之可貴，感佩不已。倒不是因為藏物的珍稀貴重，而是陳家以三代的力氣，努力

將這些文獻資料保存下來，目的為何？筆者難以知悉，但也無意探究，只知道因

為文章、剪報、短文、書畫的真實存在，可以幫助我們去認識一位傑出畫家的真

實生活，去理解一個時代的生活狀況，從而去恢復那看似接近卻又遙遠的歷史面

貌。 
李淑珠《表現出時代的 Something──陳澄波繪畫考》一書中，深入討論陳

澄波繪畫中的內在想法，並將其年表上出現的不同說法加以整理，利用家藏的資

料，修正並擬出一份新年表。藉由家藏資料的輔助，讓陳澄波的生命史有更可靠

的支持，使其藝術履歷更加清晰；同時也藉著圖像的分析，進一步挖掘畫面所隱

藏的深刻意義，清晰闡述藝術家創作的取向，從而探究畫家對於家國的看法。1在

該書附錄中有一份詳盡的清單，紀錄陳澄波所藏大量的圖像資料，諸如報章雜誌

的剪報、明信片、書信等等，正是研究臺灣美術發展的寶貴資產。 
《陳澄波全集》的出版，讓家藏物件逐步展示在世人面前。本卷為其個人史

料彙整，分為五大類：文章、剪報、書信、書畫及照片。從年少時的照片至 1947
年前的文字、圖像資料，內容豐富精采，且多有標註日期，此次以圖像方式揭露，

無疑讓我們有機會通過這些圖像，一窺他的學習及交友情形，了解一位藝術家的

多元生活，從更多面向去探究藝術家一生努力的目標及認識他為臺灣美術所貢獻

的心力，並進一步從中省思：政治變動的時代，身處其中的藝術家如何堅持自己

所認定的藝術事業。以下略述個人所見，還望多方指正。 
 
 

∗  
蔡耀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美術學系東方美術史組博士，國立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

員。 
1 李淑珠《表現出時代的 Something──陳澄波繪畫考》（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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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藝術家也是社會的一份子，自 19 世紀法國文學理論家斯達爾夫人（Madame 

de Stael，1766-1817）開始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系統考察文學藝術現象後，在哲學、

美學、藝術科學、社會心理學的不斷影響下，藝術社會學在 19 世紀中期成為一

門獨立的分支的學科，既是對這學科進行了科學定位，又探討藝術社會在現代形

態建設的問題。藝術社會學主要研究社會各個領域與藝術活動之間的關係，以及

在具體歷史環境中藝術所發揮的社會功能。陳澄波投身藝術的歷程與臺灣美術發

展緊密相關，從其家藏各類文獻、圖像資料的爬梳，可以發現他關心周遭藝術動

態，並且產生影響。 
在其所寫文章中，清楚可見他對當時的繪畫生態頗多關心，無論為文推介當

時其他畫家作品，或是後來起草臺灣美術教育章程，都是在逐步建構藝術教育願

望。如他對春萌畫會短評、對於帝展作品的短評，是很細緻的對每位作者作品加

以記錄，並提出個人看法與見解。這些文字資料，表明陳澄波不僅能夠在藝術表

現上有所成就，也願意將個人心得提供給他人參考，評述的方式是提供欣賞畫作

的方向，也讓創作者有參考的指標。 
如在臺灣新民報〈鄉土氣分をもつと出したい 大作のみに熱中は不可 

▽……陳澄波氏談〉（頁 43）採訪中，陳澄波重視臺灣美術發展，希冀畫家能夠

細緻描繪自己的精緻思想。雖說為了參展很多藝術家尋求以大作來表現自己的本

事，也因為尺幅而容易受到評審的注意。但是臺灣與歐洲，乃至日本，有不同的

文化背景，無須刻意追求大件作品，他提醒參加畫展的藝術家，大幅作品如果技

術不足，更容易顯出其缺點，與其在量上的盲目跟進，不如在質上表現。畫作內

容取材，是他關心的重點，因為臺灣畫壇已經從過去「畫尪子」帶有負面意思逐

漸朝向美術創作，那麼就當更加重視自身的特質，畫家應該有自覺的體悟與責任，

才不負社會的期待。 
作為一位藝術創作者，一位藝術教育者，更是一位愛護鄉里的藝壇健將，在

他所寫〈嘉義市與藝術〉（頁 44）一文中更可以清晰看見陳澄波對於嘉義地區藝

術發展極為看重。其中不少對嘉義地區藝術家的關注與提攜，包括當時的書法、

水墨等藝術創作者，他都有所著墨，表示他的關心是全面的，不是對單一畫種的

關注，而是希冀建設一個具有文化力量的鄉里。藉由畫作傳達對土地的熱愛，也

期待能夠結合眾人的力量，打造一個屬於臺灣美術可以堅定發展的道路。 
〈回顧（社會と藝術）〉（頁 49-59）這篇長文原稿寫在筆記本中。筆記本封

面寫著「民國 34.9.9，嘉邑，陳澄波」，內文標題「五十年之回顧的臺灣藝術」，

這一時間點有其意義，因為在文中他即闡明：「天地之循環，乃是萬物新陳代謝

自然之理也。轉瞬間，離開祖國已有五十星霜之寒暑矣，扵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

號上午正九時，在南京國民政府大禮堂日本降伏……。」在此稿本上有著中日年

代比對的標記，可見其細心之處。文字幾經修改，力求行文呈現漢語文法。該篇

文章甚是重要，將日治時代臺灣畫會陸續成立的狀況逐一說明，更強調臺灣美術

的進展乃是「臺省同胞努力爭取的結果」，而要使民間藝術興盛，社會文化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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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須要建設一個強健的美術團體，從而有「臺陽美術協會」的出現。全文剴切，

析論過往並展望未來，可以說是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 
值得重視與討論的還有這筆記本後面所附的幾則文字資料。一是短篇小說

〈一服三味清心湯〉（頁 57-59），一是禮義廉恥的解釋。前者是一篇寓言，似乎

是在指涉著當時的社會現況，耐人尋味。 
陳澄波在 1945 年 11 月 15 日寫給當時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議的張邦

傑先生一封書信（頁 99）與一篇〈關于省內美術界的建議書〉（頁 61）。在該

建議書末是這樣寫的： 

這些工作，將要強化一步，來建設強健的美麗的新台灣才好。總要來組織一

個國立的，或是省立的美術學校來創辦如何？主重第一關于國家的師範教育的美

育，訓練整個的美育有智織（識）階級的師長來幫助國家美術的美育的教育，來

啟發未來偉大的大中華民國的第二小國民的美育才好。第二呢！一方面造成人材

來啟蒙美術專家，所謂叫做世界的美術殿堂法國的現狀如何？已竟（經）荒廢了，

沒有力量來領導世界上的美術。東亞誇請（獎）他是世界的美術國，和軍國主義

的日本也倒了！所以我們大中國的美術家的責任感激很了！提唱（倡）我國的美

術和文化的向上關係當然要來負責做去。欲達到這目的，第一來建設強健的三民

主義的美育師長的教育，才可以提高未來偉大的第二少國民的美育才好。第二造

成了世界上的美術專家來貢獻于我大中國五千年來的文化萬分之一者，吾人生于

前清，而死于漢室者，實終生之所願也。2 

從文句中清晰讀出陳澄波對於發展臺灣美術有著強烈的使命感，也願意為此

貢獻所能。 

這些文稿流露出的是作者對臺灣美術的重視與關懷，或許正是依照自己追求

的目標前進，順應著自己的本心，逐漸搭建出自己的理想國度，當外在世界風雨

如晦之時，才能有認清邊界，不被駁雜外界所吞沒的本事。 
 
 
剪報 
 報紙、雜誌，在網路尚未出現之前，是傳播資訊的主要媒介，不單是提供時

事報導，還有藝文訊息與社會評論。閱讀報刊，即是掌握新知的方式，可以接收

最新的訊息，讓自己與世界一同呼吸。剪報工作，是很多人收集資料的方法，將

每天瀏覽的報紙中重要訊息保留下來，方便專注主題，學到更多知識，同時透過

閱讀與比較，可以深化自己探究問題的能力，加深對主題的認知，進而發展出個

人志業。在陳澄波所藏的資料中，保留大批雜誌剪貼與剪報資料，富含圖像及文

字，可以想見他花費不少時間閱讀雜誌與新聞，並從中裁剪出他認為重要的訊息

資料加以黏貼保存，留作資料。 
日治時期，報紙更是重要的資訊傳播平臺，新聞報導成為一個知識青年接觸

社會的第一線，個人的姓名能夠在報端披露，無疑地，也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表徵。

2 陳澄波，〈關于省內美術界的建議書〉，1945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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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藏剪報，有為數不少是有關於個人消息，無論是參展得獎訊息、作品受評訊息、

抑或是受訪等等，這些部分是以他出現在報上的記錄。從中可以想見陳澄波因為

參加展覽獲獎時個人名字可以出現於報紙之上，意即是他的藝術創作獲得正面的

肯定，所以不單將相關訊息剪下，還在自己名字上加上紅筆註記，看出他十分重

視新聞媒體的報導。 
除個人獲獎訊息外，剪報中還有一類是關於他的繪畫作品的評論，如井汲清

治〈帝展洋畵の印象（二）〉（頁 68）、小林萬吾〈臺灣の公設展覽會──臺展〉

（頁 69）、顏水龍〈臺灣美術展の西洋畵を觀る〉（頁 78-79）等，顯見陳澄波關

心繪畫相關訊息，也重視其他人對他的畫作的評論。另外在他參與臺陽美術協會

後，他也重視這協會相關訊息與新聞對此畫展的評介，如吳天賞所寫的〈臺陽展

洋畫評〉（頁 84-85）、陳春德與林之助〈臺陽展會員 合宿夜話〉（頁 87）及幾

位會員所合寫的〈臺陽展合評〉（頁 87）等。 
這些剪報，有著紀錄功能，是呈現畫家所見所聞和所關心的藝術生態最真實

紀錄。在此同時，我們也從中感受到當時對於美術作品的評析方式，是從仔細觀

察後，提出中肯的評論，顯見當時藝壇對於藝術評論有所認識，不是以數落或譏

諷來營造尖銳矛盾，而是切中藝術發展提出合理的建議，這對一個健全的藝術生

態而言，尤為重要，也只有評論者對自己進行的工作重視，才能提供有利而符合

實際需求的建言。 
 
 
書信 

書信是相隔較遠，暫時見不到面的人們相互交流情感與思想的工具。舉凡日

常生活裏面與親朋友好抒情、議論、商討、交涉、祝賀、慰問，或是由於特定的

事務，需要與外間的團體機關有所溝通接觸，如查詢、投訴、訂購貨物，以至團

體之間需要解決業務往還上的種種問題等，都有可能用上書信。陳澄波的生命歷

程中，除了藝術創作之外，還有交遊，他與同時代的許多重要人物都有往來，透

過書信往返，傳遞展覽活動訊息，也在年節時分，互道平安。 
在留存的書信中，為數不少的信件是與家人的聯繫，無論是信件或是明信片，

只要是寫給家人的總不乏提醒、關懷與期待，這些書信是回憶、期望、詩意與柔

情的混合體，讓人感受到雖然不同處一地，卻能感受到的溫暖。在 1946 年寫給

陳重光的信中，話語飽含著勉勵與期待，而結語處不忘多加一句「書籍費缺不缺

乏否？」（頁 100）讀來讓人感動。又如他寫給女兒陳紫薇與陳碧女的明信片上

面，總多詢問與鼓勵，還有如：「要好好用功！」、「我們不在時，你們要乖喔！」

（頁 156、160）這類提醒的話語，體現為人父的慈祥。 
石川欽一郎、梅原龍三郎等日籍老師與他保持著良好關係，從石川欽一郎約

1933 年及 1934 年兩封寄給他的長信（頁 92-93）中，可以讀到石川欽一郎對於

臺陽展正面鼓勵，更期待陳澄波在帝展上可以持續精進，更上層樓。後續還有多

次以明信片對陳澄波的作品評述與建議。而從梅原龍三郎給陳澄波的書信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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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交代訊息事項，甚至還有急事通知朋友來訪的短語，可以看出陳澄波受到這些

日籍老師的重視與提攜甚多，而他也不負老師的期待，在藝術表現上不斷向前。 
明信片，可作為美術資料而保存，也有與友人的來往訊息。當時流行的明信

片，很多都是藝術家自己的作品，有圖像、攝影還有手繪，面貌多樣，訊息多元。

用之寄送，就是美觀大方，又能幫自己的作品宣傳。比如糟谷實（1931.1.1）的

明信片，正面是新年賀詞，背面的圖是他參加帝展第十一回的作品（頁 116）；
洪瑞麟（1934.1.1）的新年明信片，背後是他的春陽會出品的作品（頁 124）。魏

清德（1934.9.21）寄給他的明信片，還是直接手繪水墨（頁 126）。潘玉良寄給

他的明信片，上面寫著：「萬國開畫展，此㡧在雪黎。澳南春正好，聊以祝新禧。」

（頁 145）或許當時背面那件潘玉良的作品可能正在澳洲展出。 
如果說他的作品中有著深厚的人間意味，正是因為他本來就關懷生長的土地

與人事。陳澄波的人際網絡，不僅表現其部分生命歷程，亦可藉以一窺此時期臺

灣現代美術運動的發展。在這批為數不少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陳澄波留心友朋

之間的往來，來往書信都加以收藏，如廖繼春（1931.12.31、1935.1.1、1939.1.1），
倪蔣懷（1936.1.1），藍蔭鼎（1936.1.1），李梅樹（1937.1.1）、陳進（約 1947.1.1）
等等。與嘉義地區藝文圈的往來，也很熱絡，如朱芾亭（1934.10.10）、張李德和

（1934.10.10）、吳文龍（1934.10.10）、林玉書（1934.10.12）、林玉山（1934.10.19）
等人，在得知陳澄波帝展入選之時，紛紛寄來賀卡，或以詩作，或是圖畫表達祝

賀之意（頁 127-131）。 
此外，家藏書信中，還有幾封是購買畫具的紀錄，與東京文房堂的書信（頁

168-169），內容載明選用的顏料與金額，從上頭數字可知顏料價格不斐，想來為

了在繪畫上有所成就，花費也不便宜。做為一位藝術家，除了有好作品問世外，

還要有很多人支持他努力創作。經由這些的通信中，檢視其中，亦可以發現陳澄

波的交遊圈很廣。從社會活動角度來看，這些書信往來亦為彼此存有某種關係，

轉換成實際生活上，可能是友好的證據，也是未來作為藝術贊助的可能對象。如

他 1929 年 11 月 12 日寫給魏清德的明信片，上面即說：「清德先生！每次對我們

的美術很盡力，宣傳廣告，趕快來謝謝你。」（頁 113）當時魏清德任職報社，

是重要媒體人。 
透過他和友朋這些標記日期及地點的書信、賀卡，可窺見陳澄波仔細打理他

與朋友的聯繫，除了年節的祝賀之外，也不忘協助其他友人的行程，藉由這些書

信、明信片中的訊息，可以發現藝術家細緻與用心，對於陳澄波生命史的重建，

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 

 
 
書畫 

陳澄波以洋畫入展當時重要美術展覽，家中卻藏有不少書畫作品，可見這些

書畫作品與其藝術生涯有所關連，茲就四個方向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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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陳家書法傳承 
陳澄波雖不以書法名世，但是對於書法學習卻也非常重視。線條美感，對書

畫藝術而言，正是來自書法的練習與體認。顯然在他一生經歷中，書法並不只是

在學校受教時的經歷，而是在他一生繪畫創作中不可忽略的一股重要影響。這與

其生命歷程的重要影響者有關，其一，是來自其父親的影響；再者，是受到學校

的課程安排，尤其是在東京美術學校時期的訓練。 
陳澄波的父親陳守愚為前清秀才，擔任私塾教師，可能也曾在嘉義縣的兩所

書院執教。陳澄波與其父雖不親近，但仍長期保存父親遺留的試帖與手札，顯示

他對家學典範，保有一定的敬重。家藏《真草隸篆四體千字文》的書末，留有

1909 年陳澄波簽名，應該也可以佐證他早年曾受漢學教育影響。所藏［格言］

記有四屏（頁 223），雖為印刷品，但是其內容乃是匯集清代舉人純以端正楷書，

所錄各式格言，以此科舉人物之字懸於廳前，或是以此為書法學習，亦或是將此

中賢達作為師法對象。 
書法收藏中有李種玉（1856-1942）所書［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部分）］

（頁 174）。李種玉，字稼農，臺北三重埔人。光緒十七年（1891）參加臺北府

試，取進縣學；二十年（1894）列選為優貢生。明治卅三年（1900）入國語學校

擔任教務囑託，教授漢文、習字，提攜學子甚眾。 
另外還有鄭貽林（1860-1925），［文行忠信］、［心曠神怡］兩件作品（頁 175）。

鄭貽林，字登如，號紹堂。原籍福建泉州，清光緒年間渡臺至鹿港設席，遂定居

當地。自少即喜臨摹漢、魏碑帖，並受清代金石學家呂世宜影響，以隸書見長。

公學校辭職後，更是專心致力於書法上，是臺灣少數碑帖派書法家之一，與當時

鹿港另一位書法名家鄭鴻猷並稱，霧峰詩家林朝崧更以「板橋書法兼工隸」讚譽

之。 
此二位都是舊學教育者。與陳澄波的結識時間或是在他就讀總督府國語學校

期間。顯見從嘉義公學校到總督府國語學校，陳澄波在現代學校教育體制當中，

繼續接觸了日本從臺灣傳統教育內容當中吸納的「漢文」、「習字」等科目的訓練。

從陳澄波所遺留的國語學校「學業成績表」來看，他的「漢文」成績並不特出，

但「習字」一科卻有很優秀的表現。或許也正基於這一緣故，陳澄波有不少書法

作品的收藏，也讓自己小孩在書法上多有練習。日後，他的子女在成長階段，也

都有書法方面的訓練與獲獎紀錄。如陳紫薇所書［李嘉祐詩句］、陳碧女［春風

秋月］、陳重光［川流不息］（頁 185），可以看出他們在學期間對書法的重視。 
在東京美術學校，陳澄波考取的是「圖畫師範科」，這意味著他必須接受各

個方面的美術訓練，在他的遺物當中，保存了這一時期大量的書道、水墨畫、膠

彩畫等東洋美術課程的習作，部分還留有批改痕跡。他在東京美術學校時期，日

本畫科目指導教師是平田松堂，書法的指導教師則是岡田起作。當時日本正流行

六朝書風，便見到他以鄭文公碑為範帖的習作。可見這一時期的陳澄波仍然熟悉

墨硯，並持續練習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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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澄波留有一件完整的書法作品［朱柏廬治家格言］，由

於作品沒有落款，未能明確斷定其年代。從該件作品筆墨技

術相較於在東京學校的習作，線條顯得較為秀嫩，可能是更

早期的作品。檢視其所舊藏書法作品中，適有一件羅峻明所

寫的［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頁 177），該作品寫於 1921 年，

當時陳澄波在水堀頭公學校湖子內分校任教。或許陳澄波［

朱柏廬治家格言］一作，是在公學校任教時期以此為範本所

作的臨習作品。 
書法是一種極為特別的藝術門類，既是文字傳播的工具，

也是視覺美術的一環，檢視陳澄波相關資料，可以發現他的

學習歷程中，書法練習具有相當意義。臺灣的書法教育，自

明清以來逐漸啟蒙，作為童蒙養正、識字科考等寫字之教育。

日治時期，在國民義務教育中，將書法列入教育項目之一，並由臺灣總督府頒佈

《國民習字帖》為教科書，然充其量只是通俗實用的訓練工具而已。臺灣光復後，

書法仍列入學校教育課程，只不過後來受到聯考的影響，各級學校只能在國語科

中作時間短暫的書法教學，甚或根本將上課時間挪予其他智能科目，直到民國五

十七年（1968），政府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國小、國中的教學才逐漸步入正

軌，可以依照課程標準所定，正常實施各科教學。時至今日，學校課程幾無書法

教育，希冀未來還能再度列入課程。 
 

二、陳澄波與臺灣書畫圈的交遊 
今嘉義市所在地在清代稱為諸羅山，為平埔族一大族社諸羅山社的位置，也

是清代諸羅縣治與縣城的所在地，其地位於嘉義平原與丘陵的交界處，又有八掌

溪與牛稠溪環繞，形勢優越，並有北控臺灣中北部、南護府城臺南的功能，地理

位置十分重要。此地歷經漢人社會建立的過程，由平埔族社會演變成為以漢人為

主體的社會。該地早自清朝乾嘉時期以來，就陸續有些書畫家曾活躍於嘉義地區，

較重要者有馬琬、朱承、丁捷三、林覺、郭彝、許龍、蔡凌霄、余塘等。至日治

時期，更因當時有一群書畫家在這塊土地的努力耕耘，而贏得了臺灣「畫都」的

美譽。例如東洋畫的徐清蓮、張李德和、朱芾亭、林東令、林玉山、黃水文、盧

雲生、李秋禾等人，西洋畫則有陳澄波、翁焜輝、林榮杰、翁崑德等人，雕刻藝

術上亦有蒲添生，這些均是臺灣藝術史上重要人物，他們為嘉義藝壇樹立了優良

的典範。3 
1933 年 6 月，陳澄波返回嘉義，雖近不惑之年，但在鄉人的眼中，仍然是

一位文化英雄，也因此有不少人受到他鼓舞而陸續在藝壇上有所成就。作為嘉義

士紳，與許多漢學素養深厚（特別是嘉義地方）的士紳、文人，往來密切，在其

家藏書畫中可見許多名人的字畫。如徐杰夫、林玉書、林玉山、羅峻明、蘇友讓

等人嘉義地區藝術家的書畫作品。［孟子‧公孫丑下（部分）］（頁 176）條幅書

3 參閱李淑卿、明立國、翁徐得《嘉義縣志•卷十一•藝術志》（嘉義：嘉義縣政府，2009 年）。 

 
陳澄波 
朱柏廬治家格言 
年代不詳  紙本水墨 

136.7×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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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作者徐杰夫（1871-1959），號楸軒，原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曾祖徐元星於

乾隆間渡臺，營賈為業。祖臺麟遷嘉義。光緒十八年（1892）中秀才。明治四十

一年（1908 年）被任為山仔頂區庄長，1912 年授佩紳章，1913 年 10 月任嘉義

廳參事兼嘉義區長。 
日本政府以推行教育達到統治的功能，在各級學校設立圖畫課，新的圖畫教

育漸成型，其中尤以師範教育對美術有重要的貢獻，此時的繪畫傳授迥異於傳統

的師徒相傳。昭和三年（1927）臺灣教育會因應社會上的需要，舉辦首屆臺灣美

術展覽會，「臺展」之前嘉義地區只有幾位寫四君子的文人，如釋頓圓（約

1850-1949）、蘇孝德、林玉書、蘇友讓（1881-1943）、施金龍等人。其中蘇孝德、

林玉書、蘇友讓，都與陳澄波友所交往，家中也藏有他們所寫的書法作品。 
［畫中八仙歌］（頁 179-180），作者林玉書（1881-1964），號臥雲，又號雪

庵主人、香亭、六一山人、筱玉、玉峰散人，嘉義縣水上人。當年第七回臺展於

1933 年 10 月 25 日在臺北市教育會館開展，推測林玉書在得知多位嘉義畫家同

時入選，便立即作詩並書寫以賀，由此可見當時以琳瑯山閣為中心之嘉義藝文界

交遊的確相當熱絡。以詩文內容而言，除了優美文辭顯示出作者深厚文學基底之

外，林玉書還評述八位畫家不同的創作傾向及藝術成就，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而就書法書跡的流暢雅緻，也頗令觀者賞心悅目。 
陳澄波藏有一件水墨畫，描繪湖邊的牧牛場景。畫幅的右側雖然已有部分損

壞，仍可見到一片枝葉繁茂的竹林，以及林子在湖面上的倒影（頁 193）。這件

作品作者是林玉山。在這幅水墨畫上，後補題一段話：「此畫乃五十三年前初以

水墨寫生風景之試作，自覺無筆無墨，稚拙異常。難得重光君保存不廢，於今重

見，感慨之餘，記數語以留念。時己未孟夏，玉山。」 
林玉山與陳澄波關係密切，他小學就讀嘉義第一公學校（即今日嘉義「崇文

國小」，也是畫家陳澄波的母校）。課餘他就在家裡幫忙父親裱褙，讀公學校期間

裱畫店聘請的畫師辭職，對畫圖很有興趣的林玉山也曾代理畫師工作。當時陳澄

波回到嘉義第一公學校擔任訓導，常帶著學生包括林玉山到郊外寫生，從此更堅

定了他學畫的決心。後來，林玉山也在陳澄波的建議與鼓勵之下，朝著專業畫家

的道路邁進，並遠赴東京習藝。留學期間，他並且還曾與陳澄波一同住在東京上

野公園附近的宿舍。及至 1929 年林玉山回到嘉義，前往上海教書的陳澄波在每

年暑假返臺時，還會不斷帶回中國近現代名家的畫冊，讓林玉山等後輩能接觸到

海外資訊。 
書畫作品中有還有曹容（1895-1993）的條幅及橫幅［挽瀾室］（頁 181）。

曹容，本名天淡，字秋圃，臺北市大稻埕人。十八歲即設塾為師，往來於臺北、

桃園兩地。三十五歲曾組「澹廬書會」，研究、教授書法，參加日、臺兩地書展，

屢獲大獎。四十一歲獲日本美術協會展無鑑查推薦參展，隔年（四十二歲）任日

本文人畫協會委員，活躍於臺灣、日本、廈門等地。亦多參與文藝活動，如參加

一九三四年成立的「臺灣文藝聯盟」而與陳澄波時有接觸。所寫［挽瀾室］作品，

中有款云：「澄波先生為吾臺西畫名家，曾執教於滬上。嘗慨藝術不振。於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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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故題此以名其室冀挽狂瀾于萬一耳。」由此可見陳澄波在當時的藝壇受到

相當的尊重，並有崇高的地位。 
 

三、上海時期書畫交流 
陳澄波的上海時期（1929 至 1933 年），是其「畫家生涯歷程最大的轉折點」，

一方面是他以留日身分至上海任教開啟他正式藝術生涯，再者也是他可以直接接

觸中國藝術，不是轉引自日本的中國美術概念，透過研究這些與之交往的朋友作

品，其價值不局限於個人範圍，而是近現代美術的重要記憶和縮影。 
上海於 1843 年開埠，逐漸躍升為中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經濟發展造就了

新富階級，各種文化思潮、藝術觀點在這裡彙聚、碰撞和交流。當時的上海是中

國美術運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其對文化商品的大量需求，復帶動書畫市場的蓬

勃。當時也是中國最混亂、最內憂外患的年代，傳統繪畫面臨是否需要革新、是

否該接受西方繪畫的影響等關鍵問題，此刻出現多位經典大師，做出不同面向的

繪畫改革甚至中西合璧，奠定了往後現代中國美術的發展基礎。此外，近代學校

美術教育的興起與發展，培養了大批專業美術人才，也為美術社團的勃興提供了

豐富資源。美術學校與美術社團的發展雖不完全同步，但是在美術社團發展的鼎

盛時期，學校美術教育發展也約莫到了高峰期，美術社團集中的區域，同時也是

美術學校集中的地區。 
在此同時，報刊雜誌等近代傳播媒介為藝術社團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輿論影響

和傳播途徑。這些藝術社團最新的組織動向、最近的活動情況、社員最新的創作

和研究成果，藉由報刊雜誌等及時傳向社會大眾，進而加強美術界與社會各界的

交流互動，藝術家與藝術社團既能迅速地樹立藝術形象，也擴大社團在美術界以

及整個社會上的知名度。這個歷史機緣，讓身處其中的藝術家都有了絕佳的機會，

可以發展個人特色。 
1929 年 3 月，甫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陳澄波前往上海。前後在上海新華

藝術大學（1926 年設立，1929 年秋改名為新華藝術專科學校）、藝苑繪畫研究所

及昌明藝術專科學校等校擔任西洋畫的教學工作。在上海這幾年時光，他與曾經

留學歐、日的中國藝術家交往密切，除了積極參加美展，並與決瀾社及其他上海

現代藝術社團藝術家社員互動，希冀以新技法表現新時代的精神。 
1929 年 8 月，陳澄波被聘任為新華藝術大學西畫系教授。4此學校由俞寄凡、

潘伯英、潘天壽、張聿光、俞劍華、諸聞韻、練為章、譚抒真等發起，由社會耆

宿俞叔淵（蘭生）出資支持，1926 年 12 月 18 日創立。1927 年春季正式招生開

學，初名「新華藝術學院」。設國畫、西畫、音樂、藝術教育四個系，校址在金

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新新里。首屆校董會中有知名的于右任、王祺、蔣百里、

李叔同、徐悲鴻、鄭午昌等人所組成。推俞寄凡為院長，俞劍華為教務長。1928
年冬，學校更名為「新華藝術大學」，學校行政由委員會制改為校長制。推俞寄

凡為校長，張聿光為副校長，潘伯英為教務長，屠亮臣為總務主任。1929 年秋，

4 參閱〈新華藝大聘兩少年畫家〉，《申報》，1929 年 8 月 26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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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校名為「新華藝術專科學校」。 
「藝苑繪畫研究所」是近現代美術史中出現於上海的重要西畫團體。1928

年，上海的一批西畫家王濟遠、江小鶼、朱屺瞻、李秋君等人，組織一個非營利

性的繪畫學術機構，取名「藝苑」。藝苑位於西門林蔭路，是江小鶼、王濟遠兩

位畫家將其合用的畫室提供做為該所的活動場所。1931 年 4 月，陳澄波油畫［

人體］參展藝苑第二屆展覽會，而與許多書畫名家有所往來。所藏字畫中有王濟

遠（1893-1975）［陸游‧夏日雜詠］書法（頁 187）。王濟遠與陳澄波的相識時

間，雖尚未明確，但兩人確實保持良好關係。5 
爾後陳澄波轉至昌明藝術專科學校，該校於 1930 年初創立。由王一亭、吳

東邁為紀念吳昌碩而發起創辦。根據《昌明藝術專科學校章程》，王一亭任校長，

諸聞韻任教務長，還設有校董會，並設有國畫系、西畫系、藝術教育系。同年 6
月 22 日該校在《申報》登廣告，各系同時招生。另設有暑期進修班。不久由吳

東邁任校長。教授有王賢（國畫系主任）、曹拙巢、呂大千、黃賓虹、潘天壽、

賀天健、任堇叔、汪仲山、商笙伯、姚虞琴、胡汀鷺、吳仲熊、薛飛白、諸聞韻、

諸樂三等，大都是吳昌碩的故舊。 
在陳澄波的所藏書畫中，有張聿光、潘天壽、俞劍華、諸聞韻、江小鶼、王

賢等人贈送的書法與水墨畫作。還有一件由張大千、張善孖、俞劍華、楊清磬、

王濟遠等五人合筆創作的彩墨作品（頁 197）。在上海任教時期，結交了多位當

時畫壇名家，彼此之間諸多活動，雖然西畫與水墨在使用材料上有所不同，但是

若干觀念與領悟卻是可以有所互通、比較與借鏡。同時，上海多元開放的環境讓

他也有機會接觸到歷史上的名家之作，這段經歷顯然讓陳澄波在審視油畫創作，

評析畫作技巧時，找到可以援引的對象，更加擴展陳澄波畫作的可讀性。 
陳澄波的上海時期是他探索自我風格階段，這些書畫作品讓他有機會將傳統

繪畫的審美概念與創作元素，吸納到自己的作品當中。在寫給林玉山的信件裡，

表露出對中國書畫的仰慕與期待。1934 年陳澄波接受《臺灣新民報》訪問時，

表示自己「特別喜歡倪雲林與八大仙（山）人兩位的作品，倪雲林運用線描使整

個畫面生動，八大仙（山）人則不用線描，而是表現偉大的擦筆技巧。我近年的

作品便受這兩人影響而發生大變化。」（頁 76）這段文字看得出陳澄波有意識地

審視水墨畫傳統，從中觀察到不同畫家處理線條的特色，進而受其影響，體現在

作品之中。意即是油畫作品上保有著書法線條的表現方式，這種將線條美感作為

處理肌理的手法，委實是討論陳澄波的繪畫美學不可輕忽的重點。 

 

四、日本時期交遊 
1924 年陳澄波赴日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這是一所充滿理想的美

術學校於 1887 年由岡倉天心所成立，他在《東洋的理想》一書中，說明他個人

對亞洲美術的看法，以整個東亞美術發展為其視野，讓中國傳統美術在日本再次

5 參閱李淑珠《表現出時代的 Something──陳澄波繪畫考》（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12 年），

頁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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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重視。而在 19-20 世紀交接之時，更吸引諸多日本收藏家到中國收購文物。 
陳澄波家中藏有一件題著：「拓開國運，蘇息民生。政友同志會創立紀念／

犬養毅」的扇子（頁 224）。作者犬養毅（1855-1932）為中日書畫交流中一要角。

1911 年滿清滅亡後，羅振玉帶著女婿王國維和家族成員，連同自己擁有的多件

文物寓居京都。此時大量的中國書畫作品流入日本求售，其流通的窗口便是位於

大阪的出版社「博文堂」。當時，隨著日本憲政運動的展開，愛好中國書畫而且

是犬養毅支持者的博文堂第一代主人原田庄左衛門，在犬養毅引介下成為中國書

畫進口商。 
陳澄波遺物當中，還有幾件繪於畫纖板上的短幀作品，一是［竹犬圖］（頁

210），畫面清新，保有日本南畫的氣息，惜款識未能清楚辨出作者。還有兩幅朝

鮮畫家李松坡的兩件水墨畫，一件［歲寒三友圖］，另一件［山水］（頁 196），
前者有款：「丁卯冬於東都客中，玉川山人李松坡寫意。」丁卯年即 1927 年，當

時陳澄波在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畢業後，入同校研究科繼續學業。 
此外，家中還藏有許多日人所畫的水彩、油畫作品。這些作品與陳澄波在東

京美術學校的學習背景息息相關。因為東京美術學校的教授擔任臺展與府展的評

審次數頻繁，無形中，東京美術學校的藝術品味，也影響著臺灣西洋藝壇。 
 
 
照片 

當一切塵埃落定，唯有記憶最珍貴。 
時間與記憶如霧起時那般朦朧飄緲，有時顯得人世蕭瑟，有時又讓人倍感溫

存。存在於這些照片背後的，不只是每張照片中的人與物，更是串連這些照片的

故事。是一個藝術家成長與生活，是一個立體的、全面的面貌而非建立於虛幻中

的樣態，是可被觸及的文化景觀而非海市蜃樓。 
老、舊都有隱藏時間很長的意思，老照片就是很長時間以前的照片。一般所

說的老照片，大多指在 1953 年之前擴印的照片，因為這之前的照片感光層中含

有較多的金屬成分，色調也比較豐富；而 1953 年之後，大部分相紙中加了螢光

增白劑，成本降低了，照片看起來更白了，但也失去了部分層次感。陳澄波家藏

的老照片，不僅僅顯現了一個藝術家的面容，保存了他家庭生活型態，還凝結了

那個年代的生活樣貌，藉此可以穿越時空，窺視到 1910-1940 年代的臺灣、日本

與中國。 
這批照片，原先是被珍藏在相片冊中，隨著歲月逐張加入，隨著生活逐漸變

化，記錄著成長的軌跡，也記錄著與其相遇的人事物。從 1913 年嘉義公學校畢

業照（頁 229）開始，隨著時間軸翻閱，陳澄波的身影從學生一直到士紳，有著

一貫的面容。在他就讀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部師範部乙科的畢業照（頁 231）
中，即能看出他充滿自信的性格。1924-1927 間，就讀東京美術學校時期的照片，

則看到他與同學之間的交誼情感融洽。1926 年 10 月他第一次入選帝展，在美校

畫室中接受採訪所拍攝的照片（頁 246），可以清楚看到他興奮且望向未來的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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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眼神。 
這些照片中，有一張 1931 年攝於上海的全

家福照片（頁 255），照片中除了陳澄波全家之

外，還有他的六堂弟陳耀棋，每個人都穿戴整

齊，甚為莊重。端看此幀相片所著衣衫，比對

他的重要畫作［我的家庭］，兩者之間似乎存有

某種特殊關連性。如畫家本身所穿著大翻領的

外衣，次女所穿著的披風與繫帶，幼子的絨帽

與長女的圍巾。或許拍攝這張照片不僅是他一

次全家合照的歷史紀錄，也是生命中的重要時

刻。能與家人相處的片段是他珍惜的時光，於是融入他的繪畫創作中，成為他重

要的代表作品之一。 
在留寄給她同父異母的妹妹的一張照片（1929.6.21）（頁 247），照片中的陳

澄波消瘦卻仍帶著淺淺的微笑，照片註記是在病後所攝，他在上海的生活，並非

全然都是一路順遂。說來看似光鮮的外表，多少都是遮掩了太多旁人無法切身體

會的苦痛與煎熬，而所有的堅持，只是想對得起當初那個不顧一切，奔向內心最

深處的自己而奮鬥。正因為有著熱愛，才能看到花開。 
 
 
小結 

近年來，關於陳澄波繪畫藝術的研究工作與相關展覽，不斷有人投入，且越

發深刻，而這些家藏物件的出現，必定讓陳澄波的藝術成就與身影，越發清晰。 
一位藝術家的收藏物所能代表的意義，本文尚無法進行充分的解釋，但卻深

信這些物件的存在提供了不同的觀看機會與詢答的可能。這些看似片段且不連接

的圖像與文稿，實際上更加完整的形塑一個真實人物的面貌。吾人相信藝術史中

的時間性跟一般時間的線性連接迥然相異。他們並非一個接著一個準確無誤排成

一列，而是在不斷變化的複雜互滲中，交錯勾搭，某段時期中有著另外一段時期

的內容，某些內容又會在其他時期中重構出現。至此，可以認定，這些物件的存

在不僅作為個人的收藏，更在於這些物件可以描述一個時代的面容。圖像資料提

供了還原歷史的一種可行方式，期待藉此得以進行更多元的觀看。 
 

 
陳澄波 我的家庭 
1931   畫布油彩   91×11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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